
除了来怀旧，外滩更多的还是游客。
他们或许是第一次来，或许已经来过几十次。外滩承载了他

们对于上海的期许，也见证了他们人生某一低落的时刻。
30岁的小朱，是第一次到外滩。碰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摆弄

刚买的竹筒奶茶的位置，想拍到和“三件套”合体的照片。
前几日，她刚从安徽某县级市，调到公司的上海总部工作。
在闵行的宿舍安顿完，她就开始按照抖音的推荐，“打卡上

海地标”。“（我还）没有去别的地方，因为觉得上海的话，外滩
是必须要来的。”
她从南京东路走到外滩，看到黄浦江和对岸的摩天大楼，满

是惊喜。
“我一看，哇……挺震撼的，大城市确实繁华。”她准备外滩

逛完，按照抖音的指引，坐轮渡去浦东，想拍一张三件套尽收眼
底的照片，再坐轮渡返回，看夜晚灯火通明的外滩。
在小朱的语气里，我们丝毫听不出新到一个城市的忐忑，而

是满满的兴奋感，元气十足。用她的话说：“满怀憧憬。”
“刚安顿好有时间，先转一转。之后就开始努力工作，挣钱

啦。”
有人欢喜有人忧。
33岁的小何，一个人在外滩，双手倚靠在栏杆上，什么都不

做，就看着黄浦江，若有所思。
他的形象属于外滩的异类。掩映在外滩钟声下，多是成群结

队、满心欢喜之人。
“你一个人？”
“对啊。我到上海办事情。”
“办好了吗？”
“没有”，他停顿了几秒回复。
“感觉是一个很难的事。”
“对。出来逛一下。”
和小何 5分多种的对话里，都是这样的短句。我们问一句，

他答一句。
他来自浙江义乌，刚在北京出完差，紧接着到了上海。他当

天从胶州路打车到的外滩，这是他来上海常见的操作，他已经数
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外滩了。
他的手一直搭在栏杆上，留一个侧面的笑容给我们，但这笑

容就像勉力维持社交形象一般，总感觉下一秒就要泄了气。
“你每次来上海，都会来外滩？”
“不不不不，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来……想来的时候，会来。”
“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来外滩？”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上了。”但他过了几秒，还是说了

句：“喜欢这里的风景。”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近 20 个来回后，我们大概知道，他工作

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心里放不开，出来走走。”
而面对着黄浦江的水翻来滚去，“心里啥想法都没有了”。
他说义乌没有这样的地方，都是很拥挤、逼仄的国际商贸城。
5分钟后，我们就此道别。但没想到，走了几步路，小何绕到

我们前面几米，主动和我们搭上了话。
“（我再）走一下就回去了，回朋友那里。昨天晚上住在那

什么，那W（酒店）。”
2000 多块一晚的江景房，足够小何看够黄浦江了。
“你还看不够吗？”
“本来回去的，事情没有搞好，然后又出来晃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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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领域 T2、T3 办公楼消防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壹
仟万， 具备消防技术服务资格及
业绩 。 领标时间 ：3 月 27 至 29
日， 地址 ： 长乐路 989 号 201，
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 H型车道保安外判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注册资金满贰
仟万，保安一级资质，2 个同类项
目保安服务经验。 领标时间：3月
27 日至 29 日，地址：长乐路 989
号 201，54043388-665，黄先生。

兄弟姐妹几个带着年长的父母来外滩的，不在少数。
我们之前不能理解，走几步就有一个的“外滩摄影”摊

位，还有谁会来拍照？
在一个摄影摊前，我们碰到了来自安徽的老苏一家。老苏

的子女准备花 50元，给老爷子拍张照。
老苏已经 86 岁了，人瘦削，衬衫束在军绿色的裤子里，

有一种曾经当过军人的精气神。三女儿告诉我们，他没当过
兵，以前在乡里上班。
“我和小妹在上海打工，这次老弟和弟妹带着老爸来上

海玩。这是他第一次来，就带他来外滩。以后年龄大了，不一定
能走得动了。”
摄影师帮老苏把皮带摆摆正，又指点他：“下巴收一点。”
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拍照是个正经事，老苏挺直腰板，

神情严肃。这一刻，我们生出了一丝感动，突然明白了人人都
有一只手机的年代里，一张实物照片诞生的庄严仪式感。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一张？”
“不用了。”姊妹俩回答摄影师。
“我来拍一张。”弟弟走了过去。在老三口中的“老弟”是

最小的那个，才 40多岁。
父子俩站在一起，在外滩拍了一张合照。不知道这是他们

父子之间的第几次合影。
全家合影是摄影摊生意中的最高比例。
老袁和女儿、外孙一起拍了一张合影，12寸带框，也是

50元。
“为什么会来外滩玩？”
“来回忆回忆过去。”
老袁是木工，2003年就来了上海，在新虹桥的建设工程

中打工。后来他也在浦东上过两三年班，“现在看，变化很
大。”
在上海和江浙沪的建设工作中干了 10 多年，2016 年他

回了四川。“老了，没工作了，回老家了。”
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当年在上海厂里上班的女儿这几年

发展得不错，“成了新太仓人，一家人都在太仓。”
“太仓很宜居，生活得很好。上海落户有很多规定，我们

就在太仓落户了。”女儿介绍说。
他们当年在上海工作、生活了 10 多年，可能并没有在外

滩拍一张照，这次带着第三代，一起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这是一次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预设的采访，做好了面对

失败的准备。
但没有想到的是，采访到的每个人，都说出了来到外滩的

理由。
这些理由，在一天天的琐碎日常中，很容易就划过。
但因着这些理由走到外滩，就好像变成一次有仪式感的

旅行，连接着自己和这座城市，和父母长辈，和自己的人生的
关系。
采访结束，我们也不可免俗地在外滩，拍下了一张工作

照。
文章看到这里的你呢，最近一次去外滩，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什么心境之下，想听听你的故事。

文/晨报记者 姜天涯 顾 筝

图/晨报记者 姚祖鸿 姜天涯

这是一个近似 “无
厘头”的问题，感觉只能
收到一只“侬吃饱了”的
眼神。

但在读者眼里 “早
生几十年， 只只是打桩
模子”的写稿小分队，拿
着这个问题， 收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答案。

倒也不是小分队如

此社牛， 而是不管上海
这座城市如何变样 ，外
滩始终还是外滩。 它永
远都不会是去过要被开

除“沪籍”的地方。

“每个上海人都曾经走到过外滩”，这是编辑部前两年讨论
的一个选题。
这句话一出，大家都在心里暗暗点了个头。
以前上海没有那么多娱乐场地，当说白相的时候，大概率

指的就是外滩、人民广场。
70年代，知青回城探亲，他们会选择在外滩拍照。照片放进

行李里，既解思乡之情，也带去给老乡们看看上海的样貌。
80年代，约会地点没那么多，外滩情人墙成了不少“前浪”

的选择。
90年代，东方明珠建成，又有市民到此见证新地标的建成。
外滩在每个上海人或游客的生活中会占据一张照片的位

置，翻开家庭照相簿，会有和外滩的合影，时间久远到，可能连
自己都忘了。
而时至今日，上海地标性建筑和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那

我们为什么还去外滩？
住在黄浦区的写稿小妹觉得，想要在上海这座遍布高楼的

城市里找一方开阔之地，实在太难。
她曾在深夜见到过无人的外滩，对她来说，外滩是一个怎

么看都不会腻的散心好去处。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低落的时候来看黄浦江，是非常容易能理解的事情，在上海这样
一座拥挤着高楼的城市，要找到一个足够空旷，可以卷走心中烦闷的
地方，好像也就是滨江了。
对情侣来说，要找一个非室内的，可以出来走走的约会地，也会

想到外滩。
小徐手里提着一只很大的星黛露玩偶和一大包小玩偶，和女友

小王在外滩漫步。
他们今天休息，在南京路花 100多元抓了娃娃，再走到外滩来。
对他们来说，外滩并不会特意来，但如果在附近，还是挺愿意来

的，“看看江景，吹吹风，挺好的。”
外滩空旷，地面平坦，也适合推一辆轮椅。
88岁的江苏老奶奶由四个子女推着，在外滩逛。这一天，上海像

一下子跳过了春天，进入夏天一般，但老奶奶穿着毛衣，裹着棉袄。
她前段时间在长征医院住了 20 天，现在出院了，子女带她来外

滩看一看。
当问到老太太身体情况的时候，子女们异口同声说：“好了好

了。”
那提高的嗓音中，满怀着对老人家身体健康的期待。

我们以为在外滩找到上海人，会很困难。
确实不容易，但也没那么难。
工作日下午，小金提着一袋油面筋，和母亲出现在外滩，看起来

不像游客。
“格是无锡油面筋，阿拉四川路上买的。”
“此地兜兜呀，差不多有靠廿年没来过了。”
小金当天休假，和母亲从杨浦出发，坐地铁到虹口足球场之后，

一路走到了外滩。
十几年前，小金一家住在董家渡。曾经，一站路之外的外滩，她

们是常客。
“老早吃好夜饭，就走出来。到外滩、南京路，再回去。”
但老房子拆迁之后，她们已经太久没来过外滩了。家里的老房

子一带，变成了停车场。
“格十年里向，（上海）真的变化老大的。地铁都已经十几根线

了。”小金妈妈感慨道。
35岁的小曾，带着 71岁的嬢嬢，在人民英雄纪念塔附近拍照。
“我正好休息，天气比较好，就带家里长辈出来逛逛。”两人也

住在杨浦，当天坐 61路到终点站后，慢慢走到了外滩。
小曾来外滩故地重游，这是她童年生活的重要记忆。
“小时候外婆住在城隍庙，暑假我都会去住一段时间。外公会

带我们来外滩逛逛。”
由于父母工作忙碌，小曾是由家里的长辈一起带大的，她和嬢

嬢有着很深的感情。
“其实上海很多家庭都这样，父母工作很忙，家里长辈会帮忙

带孩子。”
儿时的周末，母亲会带她坐公交车途经外滩。
“从外白渡桥（坐）到外婆家里。每次经过外滩，妈妈就会指着

外面对我说‘你看，这是东方明珠’，‘你看，广告牌又在刷漆’。”
“那个时候五六岁，是记忆比较容易刻在脑子里的时候。”
“还有小时候很多相册里面的照片，都是在外滩拍的。妈妈有

空就会带我到外滩来，穿新衣服、拍照片。”
工作之后，小曾变得越来越忙，她上一次到外滩，还是七八年前

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路过。外婆家的老房子，也已经拆迁 20年了。
“我会常常梦到外滩，它要么特别复古，要么特别科技化。所以

我要自己来走一走，再感受感受真实外滩的样子。”
这次专程带嬢嬢来外滩兜风，是她对生活方式反思的结果。
“人在年轻时候的观念，（总觉得）要多奋斗、多赚钱啊。但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被动地把节奏给拖慢了。刚停下来的时候，也非
常焦虑，觉得怎么办啊，自己改变不了什么。”
“但时间慢慢沉淀下来以后，就会有一种新的思路，觉得人还

是要回到生活当中。”
她想趁着长辈身体还好的时候，多给予她们身体力行的陪伴。
“老年人其实抑郁症很多的。抑郁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家人不跟他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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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 月 2 日的外滩，游人如织

小曾和 ，也是专门来故地重游的

1994年的电视剧 《大上
海出租车》 中出现的外滩，有
广告牌矗立在路边

遇到小朱的时候，她正在拍竹筒奶茶和“三件套”

小徐和小王

88岁的老奶奶刚出院，由子女推着来外滩看看

在外滩， 相隔几米就有一摄影小摊， 还有把照片印上 T
恤的业务。


